
挑 战

自远古以来，跨界动物疫

病和植物有害生物就对牲畜和

作物生产产生影响，实际上，

他们早就属于“古埃及十大祸

患”之列。由于生产性动物死

亡率高和存活动物生产力大幅

度下降，禽畜饲养者经常面临

饥荒、饥饿和困境，但由于当

时生产系统的粗放性质与生产

地区和国家相对孤立，随后发

生的危机规模比较有限：病原

体的传播较慢，大多数跨界动

物疫病发生在界限明确的地区

（地方性动物疫病）或局限于

同一地区的一些国家内（家畜

流行病）。

而如今，植物有害生物和

动物疫病的跨界蔓延，对粮食

安全、农业、水产养殖和渔业

发展及贸易产生全球性威胁，

往往引起对公共健康的全球性

关注，尤其是在此类疫病和有

害生物影响到人类时。一方面

人、陆地和水生动物、植物和

产品在全球化经济中的流动增

加，另一方面生产系统更趋集

中和集约化，都使动物疫病和

植物有害生物的重新分布加快

和扩大，呈现出向全球所有地

区扩大的明显倾向（动物共患

病和大流行病）。此外，气候

变化正在为有害生物和疫病的

发生（再现）和蔓延创造新的

小生境。结果，跨界动物疫病

和植物有害生物的影响大大加

剧。迹象表明，卫生管理和基

础设施差的最贫困国家的负担

比其他国家的大。输入性外来

疫病和有害生物的名单越来越

长，而地方性病原体防治方面

又无任何重大进展。贫困国家

和生产者对跨界动物疫病和植

物有害生物的不同风险和诱因

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重要的是

在设计实施疾病和有害生物防

控措施时认识到这些差异。为

了国际社会的利益，要避免形

成使全球性威胁持续存在的国

家或区域跨界动物疫病和植物

有害生物库源。

主要问题

动物疫病和植物有害生物

造成粮食供应量下降并影响其

质量。虽然对跨界有害生物和

疫病造成的损失和潜在损失进

行量化的工作有限，但动物疫

病和植物有害生物如高致病性

禽流感、牛瘟、马铃薯晚疫病

或蝗虫等的传入、定殖、重现

和爆发历来造成重大粮食问题，

或直接使粮食作物单产下降和

牲畜减少（或影响到人类），	

或间接造成经济作物单产下降

及消费者丧失信心。

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许多动物疫病，包括人

畜共患病，是或可能成为重大

区域和国际危机的起因。牛瘟

是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非洲和

亚洲许多地区牛的一个主要祸

害，使牲畜和野生动物数量大

大减少。2004年东南亚H5N1

禽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病

毒迅速蔓延，并于2005年传播

到欧洲和非洲，引起人们对家

禽可能引发人类流感大流行的

恐惧。60多个国家受到病毒入

侵的影响，3亿多家禽死亡或

被扑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

生产者遭受几十亿美元的损

失。2009年H1N1流行性病毒

引发当前人类流感大流行，在

全世界蔓延的速度惊人。鉴于

世界许多地区人口密集，猪、

家禽和人类之间的接触密切，

以人、猪或禽类为宿主的病毒

重排，可能催发毒性更强的菌

株，引起全球严重担忧。

口蹄疫是亚洲、中东和

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南美洲部

分地区的地方病。传病媒介携

带的人畜共患病如裂谷热仍在

影响非洲部分地区，存在向中

跨界动植物有害生物和疫病



 �畜牧业维系着10亿多人口的粮食安全和生计。动物和畜产品生产

及贸易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是全世界农村贫困者的一个

主要收入来源。 

 �畜牧业占世界农业产出额的40%左右，属于农业经济中发展最快

的分部门之一。 

 ��牲畜疫病造成生产力下降，影响生计，使国家无法参与迅速增长

的动物和畜产品全球贸易。动物疫病是一个制约有效利用动物资

源和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动物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预期跨界疫病包括人畜共患疾

病的发生率和风险将增加。家畜和人口密度提高、人畜洲际流动

预期增加以及生态系统发生变化，都为病原体的迅速出现、繁殖

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物生产满足全球84%左右的粮食、饲料和纤维需要，几乎所有

其他人类活动都取决于粮食安全。为满足未来的需要，应消除作

物有害生物，包括疫病、害虫和杂草。 

 �跨界有害生物造成的全球作物损失估计超过潜在作物产量的50%。

估计害虫造成的作物破坏达15%，病原体和杂草各造成13%的破

坏，收获后虫害又造成10%的破坏。在特定情形下可能造成100%

的损失，使生产力出现巨大波动，农业家庭的生计遭受风险。

基本情况

东、海湾国家和南部欧洲蔓延

的趋势。锥虫病和海岸热属于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最具破坏

性的疾病，每年影响50多万人

口，造成300多万头牲畜死亡。

此外，目前发生的其他传染

病，如非洲猪热病、小反刍兽

疫、传染性牛胸膜肺炎、古典

猪瘟和新城疫，在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普遍，仍然令全球

社会十分担忧。

在水产养殖中，对虾白

斑综合症病毒被视为养殖虾类

最严重的病原体。对虾病毒流

行性记录表明了水生动物可与

这些病毒的宿主一起游动的范

围和距离-主要途径是受感染

仔虾、鱼苗和亲鱼的洄游。目

前，已有20多个对虾生产国受

到影响。

作物有害生物

沙漠蝗虫是人们最熟悉的

迁移性作物有害生物的事例，

其爆发速度快，疫情充分形成

后蝗害可能达到的规模大。蝗

虫覆盖面积可达大约3000万平

方公里，影响达60个国家。在

2003年至2005年最近的一次重

大沙漠蝗害中，北非和西北

非有800多万人的生计受到影

响。为扑灭这场蝗害对1300多

万公顷土地喷洒了农药。然

而，投资建立预防性应急管理

系统特别有利。通过预警、能

力建设和快速反应系统，中部

地区至少成功控制了三次蝗虫

的爆发和激增，避免了对社区

生计的破坏。中部地区“跨界

动植物有害生物及疫病紧急预

防系统-沙漠蝗防治计划”十

年的发展成本为1150万美元；

防治活动成本为700万美元。

而如果没有预防性管理系统，

北非和西北非防治活动和恢复

工作的总代价估计超过3.90亿	

美元。

新的和正在出现的威胁

新的和正在重现的植物

有害生物令人担心其可能对生

计、粮食安全和全球市场产生

潜在影响；一些事例如下：

	 中亚、东南亚、中部和南部

非洲最近爆发蝗害，引起人

们对除沙漠蝗以外的蝗虫物

种的担忧，仅在中部和南部

非洲就有1500多万人的生计

处于危险之中。

	 1999年，小麦杆锈病的一个毒

株（Ug99）在东部非洲被发

现，并于2007年底传播到伊

朗，形成一种新的跨境生物威

胁。直接处于危险之中的近

东、东部非洲以及中部和南部

亚洲地区占全球小麦产量的

37%。这一新的杆锈病菌株对

几乎所有小麦品种都具有高度

毒性，如果不能阻止其蔓延，

会造成重大作物损失。



 ��威胁最为严重的是爆发迁移性有害生物，其发生突如其来，往往

没有先兆或先兆非常有限，触发因素是生态条件和农作方法的变

化，有利于虫口激增，并迅速蔓延到毗邻地区。这种虫害的大规

模爆发难以预料，受灾国家大多数情形下毫无准备，没有能力有

效应对迅速变化和快速移动的威胁，或者应对能力很差。

 �水产养殖业受到传染病的挑战，这些传染病直接造成产量损失，

增加经营成本，限制贸易，影响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限制了这一

行业的发展和可持续性。水生动物疫病造成的损失范围估计为1 

750万美元（1994年印度对虾白斑病），至估计的全球虾类疫病

造成的30多亿美元的损失。水生动物的洄游被视为水生动物疫病

传播和蔓延的一个主要途径。

 �在林业方面，由于气候变化，北美洲森林的一种有害生物山松甲

虫的增代时间预期缩短，冬季死亡率下降，其入侵脆弱生态系统

的风险增加。

	 粘虫由毛虫发展成夜蛾，能

够远距离迁飞。与蝗虫爆发

相比，粘虫最初的发生范围

通常较小，但可能扩展至几

百平方公里。对非洲撒哈拉

以南地区的谷物和甘蔗造成

的损失估计为20%至60%。

	 与迁移性有害生物不同，

检疫性有害生物和疫病可主

要通过贸易和人员流动传入

一个国家。例如，果蝇、芽

虫、木薯花叶病毒、香蕉萎

蔫病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

跨界有害生物。仅仅果蝇造

成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年就超

过10亿美元。

	 20世纪80年代最初出现在中

美洲的大谷蠹先传播到坦桑

尼亚，后又传播到肯尼亚。

在过去20年中，这种仓储害

虫在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

许多国家蔓延，对储存玉米

和干燥木薯，即大多数非洲

国家的基本主食造成的重大

收获后损失高达90%。

	 人类和牲畜侵占原先未用

于农业的土地，增加了家

畜和野生动物与其病原体的	

接触。

	 外来动物和野生动物肉类

贸易有利可图，增加了跨界

动物疫病传播和发生原先未

曾查明的人畜共患疾病的	

风险。

	 水生动物疫病的传播可能加

剧，原因是全球化，养殖方

法集约化，引进新的品种，

观赏鱼类贸易扩大，养殖与

野生种群出现预料之外的互

动，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引起

的水产养殖产品的流动。

政策考虑

跨界动物疫病和植物有

害生物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各个

方面－供应、稳定、获取和利

用（安全）都构成严重的威

胁，使生产和生产力下降，地

方和国民经济受到干扰，人体

健康受到威胁，贫困加剧。他

们还可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需要采取防控措施和执行根除	

计划。

灾害预防

为了采取拯救生计、对

生态系统破坏较小和更加有效

的预防战略，国家、区域和国

际伙伴需要作出及时和协调一

致的反应，还需要能够在短期

内迅速筹措资源，消除生命和

生计风险以及环境关注。紧急

预防行动可定义为预期出现紧

急情况时，为促进对某种威胁

作出迅速有效反应而采取的行

动，其目的是：

	 建立预警和监测系统，为有

效决策提供相关而及时的信

息和分析。

	 便于政府和相关伙伴做好

准备，预防、减轻和管理

农业、粮食与健康受到的	

威胁。



能力建设

加强国家兽医与植物卫生

服务和系统的能力，应当成为

更加有效应对跨界生物威胁的

首要优先重点。其中包括建立

独立自主的培训能力，搭建适

当的法律和政策构架，采用经

济和环境上合理的应对技术，

建立国家监视和诊断系统，支

持适当的基础设施和手段，以

及执行应急预案和实地活动。

保护生计

为了更加有效应对跨界生

物威胁引发的大规模突发事件

提出的挑战，向受灾国家提供

及时而协调得更好的援助，要

为保护生计、健康和营养以及

粮食安全作出以下几项考虑：

	 减轻和预防灾害风险应当成

为优先重点，确保采取多方跨

界计划和协调一致的方法。

	 国际社会和广大公众需要认

识到对突发事件和灾害预防

进行投资能产生经济效益，

降低对已然脆弱的社区产生

的压力。

	 应提供支持以增强人员能

力，加强利益相关方之间的

网络，增进受灾国家之间的

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发展独

立自主的监视系统、知识

库、工具和标准以实施跨界

管理理念。

	 区域组织和研究机构应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系统解决

跨界动植物卫生问题。

	 科学界和业界应参与环境友	

好型防控技术和战略的发展。

	 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各级

和各类生产者，都必须参加

疫病和有害生物防控措施的

设计实施，以保护其生计和

确保其参与。

	 相关国际、区域和国家组

织以及金融机构之间的伙

伴关系和协调应得到鼓励和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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